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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校畢業的士官」與「大學教授」，一是基層軍職、一是

學術精英，相信多數人都不覺得這兩個職業會有什麼交

集；在一般國人的心目中，兩者受敬重的程度也頗有不同。

然人生就是這麼奇妙，真有士校畢業、並為國軍基層奉獻多年

青春的榮民弟兄，憑著一股不服輸的上進精神，於退伍後持續修習

高等學位，日後成為大學教授，作育英才。在成千上萬的榮民弟兄

中，有這樣奇妙經歷的人實在不多，謝錦堂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隔代教養的孩子沒權利放棄 命運磨練出堅毅性格
故鄉在宜蘭縣員山鄉七賢村的謝錦堂，鄉間的童年生活並非

快活無憂，因為在他尚未出生時，父母就因故分開了，從有記憶

以來，他就是跟著祖母一起長大。當時祖母已經六十幾歲，因為

白內障，眼睛不太方便，仍含辛茹苦地把這個缺乏父母疼愛的孫

子拉拔長大，日子雖苦，卻無怨言。

謝錦堂  48.10.01

陸軍  上士

現職：台北大學企管所副教授

學歷：台北大學商學院博士

回首向來蕭瑟處  

也無風雨也無晴

「

謝錦堂記得，房屋中央有著一道裂痕的土角厝，就是祖孫倆

人相依為命的地方。每當颱風來襲，缺乏地形屏障的蘭陽平原，

風雨總是特別猛烈；因為擔心房屋承受不住，只能與祖母相擁瑟

縮床上，一夜不敢成眠。

由於父母不在身邊，在當時民風保守的宜蘭鄉間，總不免會

受到鄰居或親戚的異樣眼光，比起生活上的清寒刻苦，這或許更

令人難以忍受。但年幼的謝錦堂並未因此而自暴自棄，總是堅強

地面對一切，並從當中學習怎樣成熟。「別人越是看不起我、我

越是要成功。」謝錦堂說。

靠著有點小聰明，小學期間的謝錦堂成績一直不錯，還得過

鄉長獎、校長獎。至升上國中二年

級後，從宜蘭搬到台北與父親同

住。由於台北都會學校的升學競爭

激烈，也或許是學習上沒有得到要

領，所以成績非常不理想；加上當

時父親的家庭環境也不好，不同意

讓他繼續升學，並要求謝錦堂國中

畢業後就要跟他一起去做工，補貼

家用。

當時謝錦堂心中還是希望能

夠繼續唸書，但求學與家計不能兩

全，讓他覺得倍感苦惱。正當無計

可施時，已經分居的母親捎給他消

息說，陸軍正在招考技術生（後勤

士官），問他有沒有意願去報考，

一個人生的轉機就此展開……。

▲謝錦堂於通基處服役時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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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爭上游的基層士官  
   心中慢慢醞釀教授夢

報到當天，謝錦堂獨自一個人背著包包

坐火車到內壢報到，同學則多由家人陪同。由

於訓練嚴格，為期三個月的入伍訓才剛開始兩

週，就有許多同學因吃不了苦而自願退訓，一

百二十幾人的班隊最後只剩下八十餘人。

入伍訓結束後，全隊轉往中壢龍崗第一士

校，在那邊接受為期近一年的士官教育；之後，再轉往內壢的通

基處，繼續接受為期一年六個月的無線電修護士訓練，學習修理

載波對講機，結訓後並取得等同於高工的學歷資格。

由於畢業成績在全班前五名內，可以按照自己的志願選擇分

發部隊，當時謝錦堂選擇留在通基處服務，算是同學間所能選擇

的最好服役地點之一。在整個八年的服役期間，扣掉受訓的兩年

半，剩下五年六個月的役期都是在通基處度過，並晉升到上士後

退伍。

通基處的服役生活過得非常平靜。由於通基處屬於五級修護

廠，所以採上下班制，但除例假日與星期三小禮拜晚上可以出去

走走外，平日都得待在營區。所以當時謝錦堂就在想，既然生活

這麼穩定，這些公餘時間似乎應該好好規劃，充實自己，不要白

白浪費；況且未來退伍出去後，爸媽各自都有家庭，也不能去倚

靠誰，就只能靠自己。因此在服役的後段期間，謝錦堂決定應該

繼續升學，完成原來期待的大學學歷。

想念大學，說來簡單，要考上卻不容易。當時大學的錄取率

僅有三成，文法商科的第一類組更只有一成多，可不像現今大學錄

取率直逼百分之百，只要去考就能考上；而對國中課程就沒念好，

一般高中課程也沒有接觸的謝錦堂來說，想考大學更是困難。

▲ �謝錦堂於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畢業之學士照。

原本休假期間玩得蠻瘋的謝錦

堂，在役期最後的兩年期間，將自

己沉澱起來，並向部隊申請每週利

用一、兩天晚上的公餘時間，到外

面去補習數學、英文等高中課程，

提升自己的程度。而地理、歷史、

三民主義等其他科目則靠自己苦讀。

由於士校的學歷比敘高工，以

當時的學制是可以直接考大學。因

此在退伍前一年，謝錦堂就試著去

報考大學夜間部，雖然最後沒能考

上，但最擔心的數學考得不錯，取

得約六十五分的高分（如果沒有記

錯），讓他安心不少，因為只要數學能夠掌握，剩下要背要記的

科目再設法補足就行了。

退伍以後，謝錦堂立即投身補習班，花了十個月的時間埋首

苦讀，在那段衝刺的時間，每天只有約四個小時的睡眠期間；原

本退伍時還有五十六公斤的體重，到考完大學後只剩約四十六公

斤，整整瘦了近十公斤。謝錦堂謙稱自己考得不好，但因退伍軍

人有加分優待，至少還能錄取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即現今國

立台北大學）企管系。

因為不想向父母伸手要錢，考上大學後，學費與生活的經

濟壓力隨之而來。所幸在退伍時領了十萬塊的退伍金，存放軍人

優惠存款可有不少利息。輔導會則補助就學榮民學雜費達三分之

二，因此每學期只須繳交約一千一百元學費；輔導會另還提供獎

學金，成績滿七十分者每學期有四千元，成績滿八十分有四千五

百元獎學金，用功的謝錦堂在大學期間平均成績幾乎都能保持在

▲ �服役於通基處的謝錦堂，放假期間
至宜蘭礁溪五峰旗瀑布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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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分以上，因此每學期都有獎學金可拿。

此外，白天在系上工讀，寒暑假期間則在輔

導會介紹下，在基隆榮民服務處協助更新、

校對、編輯榮民的文書資料，打工薪水算是

不錯。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學畢業後的謝

錦堂還能存了一筆錢，可供日後調度運用。

不過，工讀只是輔助，不應捨本逐末，謝錦

堂認為在學期間還是要以充實學問為主，並

在大學畢業時，取得優秀畢業生獎。

踏上漫長的教授奮鬥路　從事與願違到築夢踏實
現在回憶起來，謝教授認為當時面對的，與其說是經濟壓力，

還不如說是對自我未來前途不確定的壓力。在進了大學後，才發現

原來外面的世界變化這麼快，只擁有大學學歷不再令人稱羨；而當

年認為最熱門、最有前途的企管系，因為同性質的學系已經設立許

多，而不再那麼吃香。當時還流傳一個笑話：一根電線桿倒下來，

壓到的三個大學生中，必定有一個是企管系的學生。

謝錦堂心裡在想，大學企管系畢業的學生，未來在就業時也

沒有什麼特別的競爭力，似乎有必要再考個研究所；於是大四那

年的生活重心，就放在準備研究所的考試上。

不過第一年並沒能順利考上，只得開始找尋工作，到聲寶

公司去上班。然即使是在上班階段，謝錦堂仍不斷想著自己的前

途：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我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想了又想，謝

錦堂認為自己應該不是想要過一個很複雜的生活，而是嚮往單純

穩定的生活型態。而能符合這種要求的職業，一是公務體系，另

外一個就是當老師；謝錦堂選擇了後者。

▲�謝錦堂於文化大學企管
研究所畢業之碩士照。

在聲寶的工作期間只持續了十

一個月，後來因為水土不服，就離

開公司，轉而到OK便利商店去當

儲備店長。就在儲備店長的培訓期

間，系裡面剛好有個助教的職缺，

系上師長便問謝錦堂願不願意回來

接任。因為與自己的志趣相符，所

以謝錦堂便在民國七十八年回到系

上擔任助教，算是正式踏入教育圈

的第一步。助教的工作相當忙碌，

除了系上行政事務與教授的交辦事

項外，也要辦理推廣教育及參與研

究計畫，有時候忙到連星期六、日

都沒得休息。

想要在大學教書，追求更高

學歷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當助教的

第二年，謝錦堂就考上了文化大學

企管研究所，並於民國八十一年順

利畢業，眼看即將取得升任講師的

資格。不料，當時臺灣的教育體制

有了重大變革，因而未能順利升任

講師，讓剛取得碩士學位的謝錦堂

相當失望，就這樣當了十一年的助

教，直到後來取得博士學位後才得

以順利升任講師、副教授。

失望歸失望，為了實現自己教

學生涯的夢想，謝錦堂只有繼續追

▲�由謝錦堂教授帶領的台北大學EMBA海外參訪研
究團，至在泰國設廠的統一企業參訪。

▲�由謝錦堂教授帶領的台北大學EMBA海外參訪研
究團，至江蘇台商公司參訪。

▲�由謝錦堂教授帶領的台北大學EMBA海外參訪研
究團，至越南公司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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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博士學位，並幸運地在民國八十三

年考上母校博士班；在攻讀博士班期

間，他仍繼續擔任企管系助教，由於

工作負責，後來還被商學院院長黃營

杉教授找去擔任院長秘書。從八十三

年至八十九年，花了六年的時間，終

於取得母校商學博士學位。

博士班畢業當年，謝錦堂先擔任

系上講師一年（早年博士班一畢業就

可以直接升任副教授），經過一番努

力，第二年才得以升任副教授。辛苦

曲折的奮鬥過程總算就此穩定下來。

習慣靠自己力量長大的謝錦堂，

每經歷一個人生階段，都得仔細思索下一步該怎麼走？不斷自

問：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我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心中漫漫浮現

出清晰的教書生涯。從考大學、踏入社會、考研究所到攻讀博士

學位，儘管這一路上走過來，他必須面對比別人更多的考驗，付

出更多的努力，謝錦堂終於實現自己的夢想，如願成為國立台北

大學的教授。回首以往的人生考驗，對照現在謝錦堂的心境，恰

如蘇軾「定風波」所描述的意境－「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

無風雨也無晴。」

感謝生命中的貴人  人生彷彿一場馬拉松
人生彷彿是一場馬拉松，漫長的路程往往充滿崎嶇與晦暗，

若不是有貴人在一旁及時伸出援手，在每一個生命轉彎處，都很

可能迷失方向。

這一路走來，謝教授最感念自己的祖母，在父母都不能負起

▲�謝錦堂教授（左）與東吳大學教授
合影，感謝其對參訪團行程安排的
協助，並致贈系旗一面。

照育責任的童年生活中，年邁的祖

母是他唯一的依靠；儘管祖母往生

多年了，每當午夜夢迴憶起祖母，

仍不禁暗自落下淚來。

其次要感謝的就是太太－宣

良及家人，謝教授說，「當我向她

說明我的家庭狀況，她竟然還敢嫁

給當時一無所有、且有缺憾過去的

我，還默默地跟著我、陪著我、支

持我、鼓勵我。二個女兒－鎔、蕎

也增添我生活上的色彩，讓我能充

分享受家庭溫暖。」謝教授將成長

過程中的親情缺憾，化成對家人的

愛，更用心經營自己的小家庭。

念舊的謝教授，也細數了成長

過程中曾經照顧過他的幾位恩人，

從小學的陳胡番老師，到大學時的

導師徐純慧教授，擔任助教與攻讀

碩博士學位時期的郭崑謨教授、吳

智教授、詹毓玲教授，還有時任商

學院院長的黃營杉教授，都是對謝

錦堂從學生到學者的漫長路程中，

有過很大幫助與影響的師長。

謝教授認為，在自己的人生的

過程中，如果沒有前述幾位貴人，自己其實很難達到今日的成就，

尤其從小家庭就是這個樣子，自己也沒有什麼背景，除了靠著努力

上進之外，如果沒有貴人拉你一把，很容易就會在原地踏步。

▲�謝錦堂夫婦與當時仍然年幼的女兒於
過年時合拍的紀念照。

▲ 謝錦堂夫婦於司馬庫斯部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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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謝錦堂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藉由學術上的持續研

究，而能從副教授升等為正教授；而在升任正教授後，希望能藉

由自己在「公司治理」與「行銷管理」的專長，為國家經濟發展

與社會做出一些貢獻，甚至參與一些公益活動。而基於感謝輔導

會在自己人生奮鬥路程上的種種協助，若輔導會未來需要他為榮

民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他相當願意配合。

英雄不怕出身低  掌握命運靠自己
回想起這段人生的酸甜苦辣，謝教授認為：「人生本來就不

是事事都很順利，在順利的時候要能掌握機會；不順利的時候就

沉澱自己，韜光養晦，特別是不能自暴自棄，要多充實自己，因

為在這段時間你是在等待機會。」謝教授還說：「人生過程如果

過得太平靜也不好，這樣的日子不值得回憶；只有苦過，才會去

要求自己，才會懂得把握、珍惜現有的一切。」

謝教授特別提到，他能有今天，要感謝這段軍旅生活。他自

國中起在膝蓋處就長了一個瘤，越長越大，看醫生也看不好，只

要碰傷這個瘤就會流血，一流血就是一灘。在成功嶺的入伍訓期

間，他刻意不去注意腳上的毛病，訓練照常訓練，磨破流血也不

理，結果入伍訓練結束後，體能變好了，體質也改善了；或許就

是因為身體免疫系統增強的緣故，困擾多年的瘤居然就此痊癒。 

而這段軍旅生活，也為未來的考試與求學過程，奠定了良好

的體力與堅定的意志力，養成了做什麼事情一定從頭到尾，貫徹

到底的習慣。而當時職業軍人退伍參與國家考試有特別加分的機

制，這是一個機會，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也沒辦法在第一次大考

中就考上國立大學，為未來立下基礎。謝教授很感謝輔導會的就

學補助、獎學金以及打工機會的介紹，讓他的經濟壓力能夠大幅

減低，而能專注於課業之上。謝教授認為，如果沒有這段服役經

歷，則自己現在的人生會是如何，還很難說。

對於與自己出身背景相近的榮民弟兄以及輔導會，謝錦堂也

有些建議：這些年紀輕輕就投身軍旅的榮民弟兄，在服役十幾、

二十年後，退伍時都正值青壯年，將面臨二次就業的問題。這方

面，榮服處可以考慮辦理職業訓練中心或與其他職訓中心合作，

為這些榮民弟兄培養第二專長；政府按照自己的能力提供榮民適

當補助，受訓者則部分自費（這樣自己才會珍惜受訓的機會）。

對榮民弟兄而言，現在的時代跟以前不一樣，四十幾歲都還算很

年輕，都還有機會；接受半年、一年的職訓，退伍之後投入就業

市場，比較容易找到待遇較好的工作。

身為教授的謝錦堂也鼓勵榮民弟兄要養成閱讀習慣，因為閱

讀是通往知識的一條路，也是取得一技之長的一條路，如果沒有

養成閱讀習慣的話，未來就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軍人不僅鍛鍊體格，更鍛鍊毅力，

面對命運的考驗更要靠自己去掌握。士官教授謝錦堂博士在人生

道路上的奮鬥歷程，正好可以鼓舞許多人，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成

為自己人生道路的主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並且用來服務社

會、國家。【張立德／採訪整理】

▲謝錦堂教授與家人同遊日月潭。


